
我们把手放在磨盘上
只为把时间凝结成的豆粒
研磨成美味的豆汁
调皮的孩子经过
打翻了木桶。我们没忍住哭泣
眼泪淌了一地
还有躺着的眼神，无辜地看着你我
我们将调皮的孩子叫进屋内
盛上豆浆，一起品尝
风走进时间的布兜。时间鼓起来
我们没有声张

此时阳光
停靠在喝光的杯盏上，像豆汁般纯白

只此青绿

春天，情人送的丝巾
围在脖颈
我嘴唇鲜红，野花一片
哥哥
吻我吧
带着积雪的屋顶吻我
哥哥
吻我吧
收敛苍鹰的翅膀吻我
我双手青绿，双手青绿
我躺下
以大地，以大地
拥抱蓝天的姿势
拥抱你
（柳青青，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湘西南诗会

风和时间停止的秘密
（外一首）

柳青青

雨一直下着
我也一直醒着
只是雨停了
那熄灭的灯光
早已推开了门窗
我却依旧
没有睡意

搬运工人

流浪的风
在天空之城推着云朵
走呀走
走累了就小跑一会
跑不动了就躺在云端
看看山川，看看河流
倏地想起
哪些草木的叶子
又该搬家了
（梁厚连，任职于绥宁县人民武装部）

雨
（外一首）

梁厚连

两年再来塘田，又是覆地翻天。美
丽农村新颜，学院气氛浓烈。

最喜少儿讲解，正是先辈心愿。传
承南抗精神，续写红色新篇。

（李良时，任职于武冈市关工委）

再 来 塘 田
李良时

一路滔滔竟自雄，流诗淌韵毓名公。
波清曾润胡曾笔，浪卷犹掀蔡锷功。

穿树钟声迎客远，过江塔影映花红。
茶油百合船船去，跃起金龙入望中。

西湖大桥

南北飞虹宝庆骄，雄狮镇守鸟逍遥。
车如流水景如画，脸似春阳心似潮。
一缕诗魂萦岸动，七分醉意过河飘。
扁舟几叶资江上，无尽风光向客邀。
（杨焕湘，邵阳市诗词协会会员）

古韵轩

资 江 吟
（外一首）

杨焕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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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 杨运焰 摄

夏天来了，原野上蝉鸣一片，
洪亮，悠长，唱沸了白天，鸣醉了夜
晚。正如贾岛《风蝉》所咏：“风蝉旦
夕鸣，伴叶送新声……噪轩高树
合，惊枕暮山横。”

可惜蝉的寿命太短，从幼虫蜕
变成放声高唱的蝉，只能活七天，
也有人说是十五天。七天也罢，十
五天也好，总之是短得不能再短。
而它们在这才七天半月的寿命里，
激情迸发，放声高歌，歌唱大地的
丰收，歌唱世界的美好，在炎热的
夏天里，唱出了缕缕清风。它们为
歌而生。

为了这尽情歌唱的七天半月，
蝉的幼虫在阴冷黑暗的地下整整
待了四年。

夏天，蝉一边放声歌唱，一
边繁衍着后代。交配过的雌蝉在
树枝上钻出无数小洞眼，将卵产
在里面。秋天到了，蝉卵发育成
幼虫，从小洞眼里爬出，被风吹
到地上。它们钻入土中，靠吮吸
植物的根须保持生命，饱受四次
蜕皮之苦。深藏在厚土之下，它
们能听到大地深处的奔涌呼啸。
这呼啸赋予了它们一种磅礴的
气势，也给了它们一种坚毅的力
量。四年后，它们用颚挖开坚硬

的土层，顶开地皮，得见天日。见
了 天 日 的 第 一 刻 ，它 们 不 是 欢
呼，而是爬上树枝，进行它们生
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这时，阳
光照到了它们身上，雨露浸润着
它们的翅膀。经过阳光雨露的洗
礼，它们成了一只灰褐色的蝉，
一声高歌，飞上云天。

蝉为歌而生，歌为蝉立身。那
悦耳的鸣叫，流淌着神韵，是大地
上最动听的歌声。大自然里，动物
的鸣叫声，有时痛苦，有时喜悦，有
时悲哀，有时惊骇。而蝉鸣始终如
一地充满着喜悦，给人愉悦。

古今中外的人们，对蝉推崇备
至。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这样的故
事：两位音乐家爱诺莫斯、阿里士
笃进行竖琴比赛时，爱诺莫斯的琴
弦断了，恰巧一羽鸣蝉飞来，它的
鸣唱继续了爱诺莫斯的琴声，爱诺
莫斯获得了胜利。

在中国，蝉的歌声穿越历史烟
云、岁月时空，在秦砖汉瓦里流响，
在唐诗宋词里吟唱，千古不息，万
代延续。中国咏蝉的诗文里，多是
赞扬蝉的廉洁和清高。曹植《蝉赋》
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
吟。声嗷嗷而弥兮，似贞士之介心。
内含和而绰食兮，与众物而无求。

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
体现了一代文人对蝉的廉洁清高
的顶礼膜拜。

在流传至今的咏蝉古诗里，我
最喜欢唐代虞世南、骆宾王、李商
隐三人的诗作。“垂緌饮清露，流响
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
风。”虞世南写出了人格化了的蝉
的品质。骆宾王的“西陆蝉声唱，南
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
吟”，用蝉的高洁隐喻自己的不幸。
李商隐的“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
清”，抒写了自己像蝉一样怀才不
遇。这三首诗，都写到了蝉的高洁
品质和歌声，都把蝉比为自己。虞
世南发的是赞语，骆宾王发的是悲
叹，李商隐却是牢骚满腹。虞世南
借蝉彰显自己，骆宾王借蝉悲叹自
己的命运不济，而李商隐却满腹牢
骚地抱怨世界对他太不公平了。就
他们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都离不
开一个“自我”，比“与众物而无
求”，一生只为歌而生，一心只求听
者乐的蝉，思想境界略逊了那么一
点点。

当然，他们的诗是好诗，流传
至今，就像蝉的歌声一样，必定与
天地同在。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协会员）

◆樟树垅茶座

蝉蝉 为 歌 而 生
龙会吟

蒸水河畔那一片黑褐色的土
地，总是让我难忘，就算身处他乡，
也常常魂牵梦萦。

记忆中那里的土地是富饶的。
春有油菜，夏有小麦，秋天有稻子
和红薯，冬天，萝卜、白菜和马蹄装
满村民的箩筐。房前屋后，有桃树、
李树、杨梅树；山上，有松树、杉树、
橘子树；还有那瘦瘦的金针花含羞
迎风，胖胖的向日葵展颜欢笑……

桃花盛开的时候，父亲赶着老
水牛犁田。老水牛喘着粗气，在前面
稳步前行。父亲扶着犁，在后面亦步
亦趋。新翻过的泥土像一圈圈浪花，
在水田里盛开。犁了半晌，父亲累
了，就坐到田埂上，卷起一支“喇叭
筒”，一边吸，一边望着田里的“浪
花”。我提着半竹篮猪草，走到父亲
身旁，好奇地问：“爸爸，为么子要把
泥巴翻过来？”父亲爱怜地用手摸了
摸我的头，说：“翻过来就可以种稻
子啊。”我又问：“泥巴为么子能种稻
子？”父亲说：“泥巴里面有很多营养
物质，专门喂养庄稼和草木。你看，
山上那些树，路边那些草，田里的稻
子，地里的茄子、辣椒、丝瓜……都
是泥巴喂养大的。”父亲这些话，是

我对土地最初的认知。
父亲一辈子都和土地打交道，

土地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情
人”。而土地也从不吝啬，给予了丰
厚的馈赠。

包产到户那一年，父亲承包了
生产队几亩田。他种了稻子，还种
了一亩西瓜。父亲每天都泡在田
里，除草、施肥、治虫……在父亲的
精心照料下，水稻丰收了。那一年，
我们家收获了四千多斤稻谷，从此
告别了“红薯半年粮”的日子。而沙
质土壤种出来的西瓜，又大又甜又
沙。那一年，我们家的西瓜也丰收
了，卖了一千多块钱。父亲为我在
学校交了寄宿费，给弟弟妹妹买了
新衣服，还给母亲买了一台缝纫
机。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家慢慢
摆脱了贫穷。晚上，我陪父亲守西
瓜。父亲抑制不住兴奋，和我聊起
了土地。他说：“‘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只要你好生待土地，土地
就会好生待你。你看，这一亩田西
瓜长得多好。为么子长得好？一是
因为土地，二是因为太阳和雨水，
三是因为我和你娘的劳动。”父亲
停了一下，又望着月光下的西瓜田

自言自语：“其实，人活在世上，就
像庄稼长在地里。”

父亲这些话，是我对土地的又
一次认知，也是我对人生的一次最
朴实的认知。原来，父亲的内心，就
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一个人在城市生活久了，和土
地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对土地的
牵挂却会越来越深。这天，我又一
次踏上了家乡这片黑褐色的土地。
正是初夏，田野里，禾苗正在分蘖，
绿油油的，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
山坡上，新栽的果树青翠欲滴，像
一排排正在做操的孩子。小路边，
黄瓜架子上垂下一根根碧玉似的
黄瓜，辣椒树上挂满翡翠似的青
椒。此青此绿，是土地的馈赠；此青
此绿，是乡村该有的颜色。忽然想
起父亲的话：人活在世上，就像庄
稼长在地里。恍惚间，我仿佛看到
了自己的来处……

回去时，年迈的母亲一个劲往
我的小车尾箱里塞东西，有鸡蛋、
包菜、辣椒、四季豆……

这片多情的土地啊，怎能不叫
我魂牵梦萦！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多 情 的 土 地
申云贵

◆乡土视野


